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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以往的客家研究，偏重于从历史文献和谱籍资料来考证客家历史渊源，强调客家是纯粹

中原汉族血统，这显然是与客家民系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不相符的。近年来，又出现了另一种倾向，即认

为客家的主体是少数民族，这实际上也是一种从血缘上去界定客家的观点，因而也失之偏颇。本文认为

“客家”是一个文化概念，而不是种族上、血缘的概念；客家文化的构成是多元因素的，但其中既有畲

瑶等少数民族文化的因子，也有相邻民系文化的成份，但其主体是中原传统文化，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

也是必须充分肯定的。 

关键词：客家；客家文化；多元因素；主体；传统文化 

     

一一一一、、、、客家客家客家客家””””是一个文化概念是一个文化概念是一个文化概念是一个文化概念 

  

“客家”是一个文化概念，这一观点首先是由谢重光先生在其专著《客家源流新论》“绪论”中提

出来的，它否定了以往在客家界定中过份强调血缘的观点（或者说“血统论”的观点），正在得到越来

越多的研究者的赞同。然而遗憾的是，谢先生并未就这一观点展开全面论述。因此，本文在讨论客家文

化的生成及其构成因素前，觉得有必要就这一问题再费点笔墨。 

强调“客家”是一个文化概念，从正面来说，是因为，当我们认识“客家”时，首先是从文化——

客家方言、客家意识、客家民俗以及其它诸种文化事象入手的，离开了文化，就无从谈客家民系的存在。



换言之，“客家”本身就是一个文化概念，而不是种族概念。认识了客家文化的内核，我们就把握了客

家这一“民系”或者说“族群”的本质特征。如同我们认识湖南人、江浙人、闽南人、广府人一样，不

是从生理上，血缘上加以区别，而主要是从语言上、风俗习惯上、认同感上加以分辨。因为同为汉民族

的支系，生理上、血缘上是无法区别的。 

强调“客家”是一个文化概念，从另一面来说，是因为“血统论”的观点无法科学阐释“何谓客家”

和“客家人”这一基本问题。因为按照“血统论”的观点，则凡是客家人的族谱上所载几十世乃至上百

世前的祖先都是客家人或客家先民，甚至连拉大旗作虎皮的“帝皇作之祖，名人作之宗”（注：谭其骧

《湖南人由来考》下篇，载《长水集》，人民出版社，1987 年 7 月版）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也都是客

家人， 于是说朱熹是客家人者有之，说王阳明是客家人者也有之，这显然是有悖于史实的。如果这种

观点成立，按照世系往前推，则“五百年前是一家”，“一千年前是一家”，还不知道要翻检出多少客

家名人和先贤来，这实在是一种“泛客家”的倾向，到头来不但不能为客家添光彩，徒贻笑大方，窃谓

不可取也。 

事实上，稍有历史常识和民族常识的人都知道，民系或族群是在一定的历史范畴内形成的人们共同

体，这里既有血缘上的混化，更有文化上的交融， 是不可能有“纯正血统”（注：英国教士康普尔

（GeorgeCompbell）曾著文说，“客家是纯粹承裂了中国人血统的世族。”“客家并非混血种，而是具

有纯正血统的汉族，不仅比少数民族优秀，而且比土著汉族优秀，他们是有来历的中原王朝的后裔。”

其后日东山口县造、美国韩廷敦等学者也继承和发挥了这种观点。罗香林在其《客家源流考》一书中，

则提出“客家是中华民族的精华”的观点（见谢重光《客家源流新论·绪论》）。）的。汉民族本身在

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就是一个融合了众多少数民族的共同体。“纯正汉族血统”是什么概念？是以孔子

的血缘为准还是以黄帝的血缘为准？别说现代的人，就是古代的人也休想有这样的“纯正血统”！所以，

只有把“客家”当作一个文化概念，从文化视角来认识和把握“客家”，这才是应取的科学的态度。 

  



二二二二、、、、客家文化形成的历史背景客家文化形成的历史背景客家文化形成的历史背景客家文化形成的历史背景 

  

客家文化是如何形成的？这与客家文化的构成因素密切相关，因此，我们在分析客家文化的构成因

素前，必须首先了解客家文化形成的历史背景。 

客家文化是在唐末至明清漫长的历史时期内逐渐形成和完善的，毫无疑问，孕育这一产儿的母体就

是赣闽粤客家大本营地区。在这一特定的时空范围条件下，诸多因素对客家文化的形成和完善起了作用，

择其大端，其中最为重要的有三个方面。 

首先，唐末至宋末的移民运动是客家文化形成的直接动因。这一时期，由于战乱等原因，大量的汉

民从江淮、荆湖、两浙及至中原和北方迁入赣闽粤三角区（注：详见王东《客家学导论》第十章“客家

文化的历史生成”，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年版），由此打破了这一区域长期处于原始封闭的状态以及

畲瑶等少数民族为主体的居民格局，给这一区域注入了新鲜血液和勃勃生机。一方面，汉民们把先进的

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带入这一地区，使这一地区得到较快的开发，迅速改变着往昔那种“人烟稀少，林

菁深密，野兽横行，瘴疠肆虐”的面貌。另一方面，汉民们与畲瑶等少数民族交错杂居在一起，势必以

自己优势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对他们发生方方面面的影响以致最后同化他们。杨澜《临汀汇考》描述

了长汀、宁化等地原来“刀耕火耘”的畲瑶等少数民族被汉族同化后的情况，“于是负耒者，皆望九龙

山而来。至贞元（785—804）后，风土之见于诗者有曰：山乡只有输蕉户，水镇应多养鸭栏，隐然东南

一乐土矣。”（注：参见谢重光《唐宋时期赣闽粤交界区域（客家基本住地）移民问题研究》，福建省

社科院编《客家》1994 年第 4期）上述两个方面便促使赣闽粤三角区发生着历史性的变化，以致到了宋

代，这里人文蔚起，一个以中原传统文化为核心同时又蕴含着其它因子的新的文化形态——客家文化便

初步形成了。 

其次，赣闽粤三角地带独特的地理环境为客家文化的形成创造了条件。一方面，客家先民从北方迁

到南方，从平原地带入居山区丘陵，他们虽然远离了动乱与战火，却面临新的生存劣境。因此，他们不



得不对原来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模式作某些调整以适应新的环境。由此久之而形成新的风俗习惯，如温仲

和在《嘉应州志》中写道：“州俗土瘠民贫，山多地少，男子谋生多抱四方之志，而家事多任之妇人。

故乡村妇女，耕田、采樵、缉麻、缝纫、中馈之事，无不为之，洁之于右，盖女工男工皆兼之矣。”（注：

转引自谢重光《客家先民与土著的斗争和融合》，福建省社科院编《客家》，1996 年第 2期） 这是与

中原地区传统的“男耕女织”很不相同的新的男女分工格局，由此也就铸就了客家妇女吃苦耐劳，精明

强干的优良品格和不缠足、不束胸的健劲气习。又如，赣闽粤山区不宜于种麦子磨面粉，客家人就在豆

腐里面塞上肉馅做成酿豆腐，形似饺子，这便是北方人吃饺子习俗的一种承传和变异。另一方面，客家

大本营地区四面环山，交通不便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为客家文化保存其浓郁的地方特色和民

系个性创造了条件。如客家方言中保留着较多唐宋时期的中原古音和古汉语词汇，就是一个典型实例。 

 

第三，赣闽粤三角地区土著居民的文化给客家文化的形成予重大影响。从人类文化发展的通则来看，

不同民族间文化的影响和融合是双向式的。如前所述，南来汉民在进入客家大本营地区后，以自己优势的

文化去融合、征服土著居民，那么，土著居民也势必以自己固有的文化去迎接这种外来文化，双方便在这

种不断的撞击中激荡和交融，最终孕育出一种新文化，即客家文化。根据民族学的研究成果，一般认为赣

闽粤三角区的土著居民即是古越族的后裔或畲瑶等少数民族。（注：见光绪《嘉应州志》“风俗”）因此，

客家文化在形成过程中受到古越族或畲瑶等少数民族文化的强烈影响，这一点是肯定的，也是不容否认的

历史事实。 

  

三三三三、、、、客家文化构成因素分析客家文化构成因素分析客家文化构成因素分析客家文化构成因素分析 

  

由于客家文化形成的社会历史背景的复杂性，便决定了客家文化构成因素的复杂性。仔细分析客家文

化的构成，我们不难发现，其中既有汉民族传统文化的成份，也有古越族或畲瑶等少数民族文化的因子，

同时还混合着粤文化、闽文化、赣文化以及其它地域文化的斑迹。下面略作阐述。 



先看古越族或畲瑶等少数民族文化的因子。 

如服饰方面：过去客家妇女，“穿的是侧开襟上衣，衣领、袖口、右襟沿及衫展四周，缀以花边，宽

纹一寸，裤头阔大，裤裆较深，裤脚口亦缀以花边。着的是布鞋。鞋面由两片色布缝成，鞋端略往上翘，

状似小船，上面用五彩绒绣了花。身上还系着围裙子，用银练子系结，裙子状如‘凸’字，其上半部也绣

有花卉或图案，如此等等。逢年过节或串亲走戚时脖子上挂着银项圈，手腕上戴着银镯子，打扮起来活象

个畲族妇女”，（注：古越族后裔与畲瑶等少数民族是否同一概念，目前民族学界尚存不同看法：一种观

点认为畲瑶等少数民族就是古越族的后裔；另一种观点认为畲瑶等少数民族与古越族没有渊源关系，而是

一种自成体系的民族。参见施联朱主编《畲族化文集》，民族出版社，1987 年 4 月版。）这样穿着与汉族

传统服饰有异， 显然是受畲族影响所致。 

饮食方面，客家人有吃蛇的习俗，然这一习俗是受古越族食文化影响形成的。《淮南子·精神训》里

有：“越人得髯蛇以为上肴”的记载。可见早在汉代，越人就把蛇当作美味佳肴了。而汉人一般是不吃蛇

的。汉·应劭《风俗通义·九·怪神》记载：杜宣饮酒时见杯中有蛇影，酒后就觉胸腹作痛，多方医治不

愈，后来知道是墙上赤弩照在杯里，影子有些像蛇，他的病就好了。这则“杯弓蛇影”的故事，充分反映

了汉人对吃蛇的恐惧心理，故吃蛇习俗与中原饮食文化无关。 

葬俗方面：客家有“买水”浴尸之俗，“人一死，其子孙就捡只新瓦罐，去河边，先行爱烧纸钱（或

者丢落三几文钱河里去），然后汲到河水拿转屋家去，俾死洗面洗尸，这就喊做买水”，即系向河神来卖。

（《中华旧礼俗·丧葬礼俗》，梅县张祖基 1928 年编）。根据吴永章教授的考证，“买水”为古越俗。古

代越人后裔壮人有“买水”洗尸以殓的葬人俗。最早记此俗者为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据《文献通考》

卷三之引该籍载：西原蛮，“亲始死，披发持瓶瓷，恸哭水滨，掷铜钱纸币于水，汲归浴尸，谓之买水。

否则，邻里以为不孝。”故客家人“买水”浴尸之俗，是吸收古越族之俗的结果（注：王增能《客家与畲

族的关系》，《客家史与客家人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年）。 



信仰方面：客家地区民间均崇信巫道，这里有一习俗：明中叶以前，客家男性一般都有郎名和法名，

如梅州客家联谊会办公室与梅州方志办合编的《客家姓氏渊源》，第一辑收录 34 姓， 祖先有郎名和法名

的 30 姓；第二辑收录 35 姓，祖先有郎名和法名的 22 姓。（注：关于“买水”浴尸俗，刘佐泉先生在《客

家文化中的南方土著民族习俗因素举隅》一文中（见《客家》1994 年第 1 期）考证甚详，本段文字即录自

该文，谨此致谢）罗香林先生在《广东民族概论》（《民俗》第 56—63 期）中解释这种现象谓：“韩江一

带的客家人，其祖先有第几千百郎的名号（大抵仅有郎字，而罕正名），相传即土著畲民雷、蓝、毛、赖、

盘各巨阀所给与的符号，这是客家人的祖先由闽西迁到粤境，欲求性命安全，不能不纳点贽礼给那些强有

力的畲阀，畲阀得客人贽礼以后，乃依其入境次序给以几郎几郎的名号。”事实果否如此？李默先生在经

过考证分析后认为：“客家人祖先郎名，不是什么‘土著畲民之巨阀，依其入境次序给与几郎几郎的名号’，

而是宋元明闽粤赣边畲族与客家人祖先命名的习俗。”（注：参见李默《梅州客家人先祖“郎名”、“法

名”探索》，载《客家研究辑刊》，1995 年第 1 期）但是，其他汉族族群并无此欲，“从广州方言区汉族

族谱考察，极小见到其先祖有排郎名的记载，纵有，亦是从闽粤赣边客方言区迁去的，迁粤前有郎名，迁

入珠江三角洲后则未见”。（注：参见李默《梅州客家人先祖“郎名”、法名”探索》，载《客家研究辑

刊》，1995 年第 1 期）说明这是客家人祖先命名的一种特殊习俗。很显然，这一习俗又是受畲瑶等民族命

名习俗影响所致的。据民俗调查的资料，现在粤北的瑶民仍有此俗，“瑶民在世时有一条通用的名字，死

后便用在世时‘师爷’所起的名字并写在神主牌上。比如做过‘师爷’的（瑶民中有不少人会做‘师爷’），

也‘度过身’的，便荣获‘良名’，如叫什么赵明一郎、邓明一郎，什么二郎、三郎等等；凡没做过‘师

爷’的，即没有“度过身”的，便叫什么法珍、法林、法桥等等”。（注：参见李默《梅州客家人先祖“郎

名”、法名”探索》，载《客家研究辑刊》，1995 年第 1 期）可见， 这一习俗又是与崇巫有关的，当是

畲瑶等民族崇巫信仰对客家文化的一种渗透。 

民间文艺方面：客家人喜爱山歌，男女唱歌斗歌早已形成传统风俗。如据明嘉靖《惠州府志》记载：

当时的惠州一带，“乡落之民，每遇月夜，男女聚于野外浩歌，率俚语。”惠州府属各县也如此，如兴宁



县“男女饮酒混坐，醉则歌唱”；长乐县“饮酒则男妇同席，醉或歌唱，互相答和。”清末著名诗人黄遵

宪在他的《人境庐诗草》卷一《山歌》题注中说：“土俗好为歌，男女赠答，颇有《子夜》、《读曲》遗

意。”对唱山歌，本来是青年男子求偶的一种形式，这种形式产生和长期存在于不受儒家礼制限制的南方

各少数民族中，如解放前云南的傣族、纳西族等民族就常常以对歌来传情达意，以定终身。畲族也是“非

常喜爱唱歌的一个民族，畲村处处有歌手，男女老少，人人爱唱，人人爱听。畲歌种类很多，题材广泛，

他们以歌叙事，以歌咏物，以歌言情，简直到了以歌代替语言的地步。”（注：见姚亚士主编《粤北民俗

大观》“始兴瑶族的丧葬习俗”条，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而在儒家礼制思想束缚下的中原汉民，

有所谓“男女之大防”，是不可能男女在一起对唱情歌的；而且，中原地区因为一脉平川，也缺乏创造山

歌的地理条件。所以，客家山歌这一艺术奇葩毫无疑问是北方汉民族迁入大本营地区以后，接受了畲瑶少

数民族山歌形式产生并逐渐丰满的。 

类似的例子，还可以举出一些，在此恕不累述。 

再看相邻民系文化的斑迹。 

如对妈祖的信仰，闽西、粤东以及台湾、香港、东南亚的客家人都非常虔诚。但妈祖是海神，原是闽

南文化圈的祀奉神，后来由汀江流域传入客家地区，于是也成为客家人的保护神。又如对许真君的崇拜。

许真君原是赣文化圈的祀奉神，由赣江流域逆向而传到赣南、再由赣南到粤北，也成了赣南和粤北客家人

的保护神。特别是在赣南，过去每个较大的社区都有真君庙，香火颇盛。 

此外，客家文化与广府文化圈、湘文化圈以及其它汉文化圈和少数民族文化圈也不可避免地会发生接

触和交融，因此也就会有上述诸种文化的斑迹（注：周立芳《白砂客家与官茌畲族在民间宗教信仰上的同

和异》，载刘义章编《客家宗族与民间文化》，香港中文大学，1996 年版） 

以上例举了客家文化中古越族或畲瑶等少数民族文化的因子以及相邻民系文化的斑迹，现在，让我们

再回过头来看看客家文化中汉民族传统文化的成份。关于这一方面，也正是从罗香林以来的大多数研究者

所特别强调和详加论述的。所以，我们很容易就可以列举一些。 



如客家方言，根据语言学家们的研究，一致认为是汉族七大方言中保留唐宋中原古音和古汉语词汇最

多的一种方言。 

如崇先报本，慎终追远的客家意识。其表现在客家家族制度的严整、续修家谱的热情和爱国爱乡的赤

子之情。 

家族不仅是中国古代宗法制度的核心，而且还是中国古代基层社会的灵魂。“客家先人在由中原地区

辗转南迁的过程中，虽然在总体上隔断了其与中原这方热土的联系，但在同一的生产生活方式（农耕文明）

以及已有的心理定势和文化心态作用下，并没有隔断其原有的家族血缘关系。相反，由于迁移过程中的艰

苦与险恶，更是加强了其血亲成员之间的互相照顾和支持。”（注：参见林浩《客家文化新论》，载《客

家研究辑刊》，1997 年第 1 期。该文主要从理论上探讨了客家文化圈与各种文化圈接触的可能性，惜未能

举出有关具体文化事象说明之。）故当他们到达大本营地区之后，均能完整地保留并承传原有的血缘家族

关系。“诸邑大姓，聚族而居。族有祠，祠有祭，祭或以二分，或以清明，或以冬至。长幼毕集，亲疏秩

然，反本追远之意油然而生”；（注：见王东《客家学导论》第十一章元第二节“客族制度：客家文化的

社会土壤”。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年 8 月版）“兴邑重追远，聚族而居者必建祠堂，祀始迁祖及支祖。”

（注：清同治《赣州府志》卷二十《舆地志·风俗》）翻检赣闽粤客家地区的方志文献，诸如此类的记载

比比皆是，证明了家族制度在客家地区的盛行和完备。即以现今而论，客家地区仍保留和恢复了许多祠堂，

祭祖风气还很浓重，无怪乎外国学者会大为感慨地说：“几世同堂的大家族制度在中国是自古就可见的习

俗制度，但像客家人那样，……至今保持了富于共同协作的家族观念的大家族制度的，想来是非常罕见的。”

（注：清同治《兴国县志》卷一一“风俗”） 

中国的谱学传统渊远流长，汉代，私人姓氏谱、家族谱开始出现，魏晋时，朝廷选官用“九品中正制”，

主要依据家世，于是产生了官方主持制订的家族谱系。随后南北朝至隋唐，官修谱都是土族大姓高贵门阀

的凭籍，庶族小姓不得入列。降至宋，随着士族的完全哀落，门第观念也已淡漠，“举士不问世族，婚姻

不问阀阅”，于是私人修谱风气始盛。客家先民从中原等地来到赣闽粤三角区，也把修谱的风气带入了这



一地区。“客家人士，最重视谱牒，所谓‘崇先报本，启裕后昆’，皆以谱牒为寄托依据。”（注：日·茂

木计一郎等《中国民居研究》，转引自林嘉书、林浩《客家土楼与客家文化》，第 261—262 页）他们把族

谱一代一代续修下去，从宋代开始，有的已经修了十几次；近些年来，更有不少海外客家侨胞出资出人，

联络国内亲属，重修族谱；海峡两岸，还有合修族谱的，充分反映了海外客家人续修族谱传统观念的根深

蒂固。 

 “乡土情谊”，这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特征之一。客家人因为在历史上不断被迫辗转迁徙，一次又一次

地背井离乡，所以更懂得家乡故土的可爱，更珍惜乡土情谊。尤其是海外的客家人，他们虽身处异国他乡，

却情系祖国和家乡；他们回国寻根问祖，慷慨解囊捐资公益或投资实业，种种义举无不反映出爱国爱乡的

赤子之情。 

又如中原正统观念。从孔子开始，儒家意识中就很注重“华夷之辨”，讲究正统。客家先民从经济和

文化发达的中原地区迁入“山都、木客丛萃其中”（注：罗香林《客家源流考》）且经济文化又相当落后

的赣闽粤三角区，一种“中原优越感”便会油然而生。加上其中一部分官宦士大夫或读书人，由于长期受

封建正统教育，对当地土著蛮风更是难于接受和容忍。如据《庆源王氏源流及分迁录》载：“五十三世益，

字舜良，宋仁宗时，登进士第……出知韶州。岭南习于蛮恶，男女无别。益首严治之，未几，男女之行者

别途。胡安定采入《政范》”。（注：罗香林《客家史料汇编》，转引自谢重光《客家文化与畲族文化的

关系》，福建社会科院编《客家》1996 年第 3 期）这部分人因为有文化、有社会地位，他们的思想观念很

自然地成为客家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思想、观念，久而久之，中原正统观念便成为客家社会一种流行的风

尚，不仅客家各家族都自承中原郡望，并都声称由中原辗转经宁化石壁迁来；就连畲瑶等土著编造的族谱，

也总要认同于某一中原郡望（如畲族蓝姓族谱认同汝南郡），并说自己的祖先也经过了宁化石壁。 

再如客家地区盛行的风水观念和风水术，也是唐末客家先民从北方带来的。到宋代，便形成了具有浓

厚客家特色的风水流派——江西形势派（实即赣南派）（注：参见罗勇《客家与风水术》载《客家学研究》

第四辑，1997 年版） 



还有宗教信仰中的普遍崇拜观音、关帝；婚丧喜庆中的传统礼节礼仪以及其它许多民情风俗，无不是

中原传统文化的承传与体现。 

以上我们从不同的层面分析列举了客家文化的构成因素。通过上述分析列举，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客家文化的构成是多元因素的；在诸多因素中，其主体是中原传统文化，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也是必须

充分肯定的。 

（本文原载《赣南师范学院学报》1998 年 04 期，第 38～42 页） 

 


